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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有座“中国科举博物馆”

在这里，看千年考试“上岸”史
□刘瀛璐

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

六朝金粉，十里秦淮，自古文
人骚客，心向往之。清雍正十一年

（1733年），几次乡试折戟后，吴敬
梓举家移居金陵，在秦淮河与清溪
河交接的水亭处安顿下来，并自诩

“秦淮寓客”。从其住所望向江南贡
院的飞檐，不过500米距离，可他已
没了再试的心气，转身将满腹才情
倾注笔端，写下长篇讽刺小说《儒
林外史》。那些困在科举樊笼里的
众生相跃然纸上———“人生世上，
除了这事（科举），就没有第二件可
以出头。”马二先生的喟叹，道尽科
举考试信徒们的虔诚心声。“显亲
扬名”的枷锁，最终酿成“范进中
举”的悲喜剧；其中的讽喻，也是吴
敬梓半生纠结换来的醒世箴言。

“江南自六朝以来，文采斐然，
所谓生命文物之邦。”有益于此，夫
子庙“江南文枢”的牌坊，进一步彰
显着金陵城的文化基因。今天，从
贡院街走入夫子庙街区，只需两三
分钟的光景，右手边便可见一座三
阙牌坊，中间题有“江南贡院”，楹
联“十载辛勤变化鱼龙地，一生期
许飞翔鸾凤天”出自笠翁李渔之
手。从牌坊中间穿望，四周错落高
低的灰白建筑围绕起空旷水景的
尽头是一座三层古建，匾额上的

“明远楼”清晰可见。从“江南贡院”
的牌坊下进入，迎面遇见“中国科
举博物馆”几个大字，才是它当下
的身份，玄机就在那一方如墨砚般
的池景下——— 这里是我国目前唯
一一座地下博物馆。尽管2017年才
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档案为
主，却并不妨碍中国科举博物馆在
2020年12月便跻身“最年轻”的一
级博物馆之列。穿过解元、会元、状
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
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座时
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士人1300年
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

科举梦的记忆场

从隋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
开考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正式废除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
中国整整存在1300年，进入博物馆
的下行坡道被设计成130米长正是

与之呼应。以“墨池”为顶的博物馆
本体如同一四方宝匣，整体沉入地
下，狭长坡道环绕四周，墙壁一侧浩
瀚的瓦片墙，如同鱼鳞栉比，寓意

“鱼跃龙门”；构成“宝匣”外壁的则
是数以万计的竹简，象征读万卷书。
简单堆砌却又极富视觉冲击的建
筑设计，让外界的熙熙攘攘逐渐在
身后散去，引导参观者闪回到那个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考定终身的
时代。

西方有一种说法，科举制度是
“中国第五大发明”。从西周乡举里
选、汉代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实
行九品中正，到隋开创分科举士，历
朝历代的选官之法不断进化。为选
拔人才举办考试的“配套”，也不断
完善。唐代，科举考试一般在府衙和
吏部院内举行，没有专门考场。唐玄
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科举转由
礼部掌管，制度也较为简单。至宋
代，礼部及各州都开始建立专门用
于考试的贡院。有说法认为江南贡
院的前身，便是南宋孝宗乾道四年

（1168年）设立的建康贡院。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礼部

举行“科举成式”，规定士人在通过
预备性考试童试后，还有乡试、会
试和殿试三级考试，这也成为明清
两代科举运行的基本模式。

明清时期各地贡院建筑在配
置上整齐划一，只是规模大小不
同。其多坐落在城市的东或东南，
建筑坐北朝南；外部设有大门和左
右牌坊，牌坊分题“明经取士”“为
国求贤”；进入贡院设有三道门，为

搜检通道；沿用唐代制度，贡院四
周用高墙围住，布满荆棘，这也是
贡院别称“棘闱”的原因。其内部主
体最南边的明远楼——— 为贡院内
最高建筑，便于登临监督、发放号
令；院内甬道东西两侧设有号舍，
为考生考试和住宿所用，取《千字
文》为号舍编列；一般过号舍设有
至公堂，是外帘官进行掌卷、受卷、
弥封、誊录、对读的地方，取公平竞
争之意；相对而言，内帘则是整个
贡院的核心工作区——— 主考官和
房考官评阅试卷的场所。

据应天府尹王弼所立《奏奉旨
意札付事理碑》碑文载，明景泰五
年（1454年），时任应天府尹马谅上
疏朝廷请求创立贡院，景泰七年

（1456年）应天乡试移于新创贡院
举行。“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
西临状元境，北对建康路”的江南
贡院从此便承担了三年一次的大
考职能。清一代，在此举办过112次
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者
共5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
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闱，赴
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
不断或扩建、或增修，到同治十二
年（1873），共有号筒295字，号舍达
20644间，盛况空前，成为中国古代
最大考场，承载无数“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梦想的记忆场……

沉浸体验的“鱼龙变化”

进入展厅，在看过了科举制度
发展的大致历程后，博物馆用一件

高悬起来的祥云龙门提示着参观
者进入下一篇章———“鱼龙变化”。
这一部分，堪称关于科举考试的

“百科全书”。从去哪里求学，科举
报名怎么审查，秀才有多难考。如
何在江南贡院参加一场乡试，包括
进场流程、考试时间、进场检查、考
场纪律。再到如何阅卷、如何录取，
更高一级的会试、殿试如何举行。
精心设计的动线引领参观者沉浸
式体验从“十年寒窗”到“金榜题
名”的心路历程。

科举报名流程在当时并不复
杂，甚至可以说十分开放，只要觉
得自己准备好了，就可以尝试参加。
但审查相当严格。比如为了打击“科
考移民”，康熙年间专门设置了“审
音”制度，即考生递交相应的证明材
料后，还要讲几句家乡话来验明正
身，否则就是“冒籍”。中国近代实业
第一人、清同治年间状元张謇便曾
陷入冒籍风波，好在受人的帮助圆
满化解了其中风险，才得以恢复原
籍、顺利登榜。为形象解释审音制
度，展厅里还专门配有相应的多媒
体互动装置，邀请参观者“试音”。

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三年才
有一次的考试机会，让许多考生都
绞尽脑汁“铤而走险”。“鱼龙变化”
展厅内，一面墙上分屏四块，以真
人演绎的方式滚动播放着进入考
场前“工作人员”对考生的搜检，要
求所穿衣物必须是单层的，鞋也要
是薄底；砚台不能太厚，毛笔笔管
必须镂空；糕点食物都要切开，装
用品的篮子必须编成玲珑格眼，底

面如一。即便要求如此细致，也无
法杜绝“挟带”的存在。展品中有一
件仅五六厘米宽的小线装书，密密
麻麻用蝇头小楷写满了考试能用
到的书籍内容，翻开展示的一页，
正是《左传·晋侯使韩起来聘》。字
虽小，却清晰无比。此前同类挟带，
被捐赠者证明是先人用两根老鼠
胡须特制的毛笔书写，工艺之“精
湛”，令人震惊。

金榜一出，悲欣交集

“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
誓不归。”来到博物馆地下三层“金
榜题名”展区，大面积使用的金红
两色渲染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
喜悦之情。

为了让参观者更全面地感受
古人等待放榜、观榜的场景，博物
馆还基于明代画家仇英的《观榜
图》创作了互动装置。在多媒体长
卷上，包括观榜百态、金榜题名、名
落孙山、金殿传胪、左门洞开、天子
观榜、秉笏披袍、天子门生、御路殊
荣、擎天华表、太平有象等多个探
索点，触屏并参与答题，签上名字
提交后，交互桌的“黄榜”将会出现
你的名字以及获得对应等级（状
元、榜眼、探花、进士）。

在该展厅的尾声，参观者将穿
过科举“名人堂”，从贺知章、王维、
颜真卿、白居易、王安石、文天祥、
唐伯虎等人的履历中，去寻找中国
古代文人命运与科举制度的交集。
在科举历史的长河中，曾产生过
800多名状元、十万余名进士、百万
名举人。有人如孟郊“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有人如
柳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在
他们的命运中，写着1300年科举制
度的无数个侧面。

1905年，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
度在时代浪潮中画上句点。作为帝
制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文明载体，
各地贡院相继完成历史使命。在秦
淮河畔，江南贡院历经沧桑嬗变，曾
经鳞次栉比的考棚官署，最终只余
明远楼孑然守望，将身影浸入墨池，
无声诉说着“以史为鉴”的永恒命
题。在科举制度结束的一百多年后，
中国科举博物馆以一种尤为“深沉”
的姿态重新构筑起与历史对话的场
域，引导着人们与那些曾在逼仄的
号舍中追寻理想的灵魂深情共鸣。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

又到高考季。每到这
个时候，总有人拿高考和
古代科举制度比较。如今
的高考和古代科举考试当
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差异
更大。差异在何处，究竟有
多大，肯定没几个人能说
清楚，毕竟科举制度已经
结束一百多年，要想全面
了解它，不是一件容易事
儿。不过现在好了，有这么
一家博物馆，专门以科举
考试为主题，你要来到这
里，可以全面且沉浸式地
了解古代科举究竟是怎么
回事。

中国科举博物馆内“科举世家”石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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